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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古脊椎所的早期岁月

周忠和

我是１９８６年考上了苏德造老师的硕士研究生而进了古脊椎所的，距今整

整２３年了；１９８９年毕业后便留了下来。转瞬间，曾经的年轻学子现已步入中

年的行列。在这期间，除了４年在国外的短暂学习外，其余的时间基本上是在

研究所按部就班地度过的，也得以亲历并感受了研究所２０多年来的变化和发

展。尽管往事如烟，然而回忆起来 ＩＶＰＰ早年岁月中的点点滴滴，还是颇有一

些感触，值研究所８０大庆之际，粗略记下一些琐碎，算是立此存照吧。

来研究所之前，就从南京大学的老师们那里听说，“北古所” （因为南京

有南古所，所以南京的同行一直习惯这样称呼 ＩＶＰＰ）录取研究生对英语要求

很高，班上的不少同学因此望而却步，好在这一点我不太担心，大概是从中学

起自己的英文便一直在各门功课中学得最好。来所后，苏老师安排了大量的中

生代鱼类的文献阅读，基本上都是英文的。尽管当年下海经商热潮滚滚，社会

上还流传 “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”一类的怨言，然而我也早就明白做

科研还是比较适合自己的一条路，因此还能心无旁骛。后来我才认识到，这样

的阅读除了增加了对专业知识的了解外，还对提高自己的英文阅读理解能力帮

助甚大。所以到后来出国考托福，就没有专门花费太多的功夫便考了高分。苏

老师是诚实厚道之人，向来与世无争，做学问也是如此。尽管我后来改了专

业，但老师教我的做人做事的原则却一直不敢忘记。

虽然刚进所时，自己的英语基础还不错，但 ＩＶＰＰ不乏高手。此外，自己 ９５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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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直感到英文口语较差。大概是高我一级的沈梅、员晓峰的提议，同时期的几

个研究生们一起，组织了一个ＩＶＰＰ的英语角，实际就是每周有一个晚上聚在

一个宿舍，围坐到一起，用英文闲聊，复杂的说不出来，简单的早已说过无数

遍，坚持下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于是我还想出了找一个辩论议题的主

意，确实活跃了一点气氛，居然还坚持了一年有余。尽管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国

际交流还比较稀少，但古脊椎所还是偶尔会见到一些外宾。于是找外宾来聊天

成了我们能想到的一个办法。记得有一次我找到了一个外宾，请他和我们一帮

人晚上在会议室聚一聚，聊聊天，虽然敢开口的人不多，但效果还算不错。没

有想到，第二天时任科技处长的郑家坚老师便找到了我，委婉地给予了批评，

他说这种事情，你应当事先和科技处说一下，毕竟在当时外事活动大家都十分

小心的。

古脊椎所是一个小所，当年研究生很少，因此学生和老师都彼此十分熟

悉。导师之外，研究室其他的老师基本上也很少见外的。譬如说，张弥曼老师

当年为了我改行研究古鸟类的事，就费了不少的功夫。１９９２年我第一次出国

参加国际会议的机会，也是她帮助我争取而来的，而且全部费用都是德国的主

办方提供的。记得我当时写了一个英文摘要请她帮忙修改，她问我谁帮我改过

了，我说没有；过了几天，她又问了我同样的问题，我当时的感觉有点矛盾：

一是看来自己写得不错，有点沾沾自喜；二是感到一丝委屈，尚未达到 “人不

知而不愠”的境界。后来，张老师还希望我加强一下中文，甚至还借给我几本

鲁迅的著作让我去读。

其实当时研究室的其他老师对研究生基本上都是一样的，很少因为是自己

的学生就加以偏袒。已故的刘宪亭先生在１９６５年最早和周家健老师记述了辽

西的北票鲟化石。我后来硕士论文决定做北票鲟的详细研究，很大一部分材料

都是刘先生自己多年收藏后交给我研究的。而且，他还介绍了自己的老朋友—０６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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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煤田地质局 （阜新）的常征路先生和阜新矿院的蒋福兴老师亲自全程带

我去辽宁北票的尖山沟采掘了大量的化石，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没有野外补助费

的，这些热心人的无私帮助让我十分感动。８０年代末，研究所没有几台电脑。

因此打字机还非常普遍。我清楚地记得，我当时晚上就利用刘先生办公室的一

台英文打字机练习规范的打字手法，整整坚持了一个月，受益终身，深感磨刀

不误砍柴工。做硕士论文的时候碰到几篇关键的俄文文献，让我一筹莫展。于

是我大胆请教了图书馆的史庆礼老师帮忙，结果他短短几天就帮忙翻译了好几

页的资料，让我如释重负，顺利完成了论文，也再次感受到了研究所老师们对

青年人的厚爱之情。

我刚来研究所的时候，就听研究室其他老师讲，苏老师管学生很严，周末

从家里都要张望一下办公室，看看陆一 （师兄）在不在办公室。大概看到我

还比较自觉吧，苏老师其实一直给了我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。陆一师兄号称

“大侠”，博闻健谈，做事不拘一格，与我等木讷愚钝成鲜明对照。记得那次，

他陪我去陕北采集鱼化石，下午６点的火车，他要到４点多才收拾行李，５点

才从所里出发，结果到了火车站，一路狂跑，才勉强赶上了火车，着实让我惊

出一身冷汗。其实，到了野外才发现，大侠自有侠骨柔情。不止一次，一天野

外结束，当我还在河沟里游泳的时候，他已经连我的衣服一并洗干净了，这让

我既感动又羞愧。

八九十年代的研究所，虽然条件不如今天，但年轻人的体育活动倒是十分

活跃。羽毛球一直是主项，当然只能是室外的，经常是要排队才能轮上上场的

机会的。有一段时间，排球十分流行，下了班就架网，气氛十分热烈。足球居

然也曾风行一时，就在当时的小院子里。高我一级的陈晓峰曾将院内的车玻璃

踢坏；吴乐斌也曾一脚将办公楼的大门玻璃敲碎，所幸当时张弥曼所长正好客

串守门几分钟，事后也只能不了了之，当时的后勤处长恐怕对我们十分恼火。 １６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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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记得邱占祥老师担任所长的时期，研究所正处在最困难的一段日子。不

仅面临科研经费改革，而且社会上也很强调科研的应用价值，对基础研究的认

识争论比较大。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研究所来说，各方面的困难可想而知。当时

要靠旧办公楼的一些屋子出租才能勉强收支平衡。当时作为研究生的代表之

一，曾经请求和邱占祥所长进行了一次改善研究生住宿条件的对话会，焦点是

挣钱重要还是吸引青年人才重要，会谈的细节记不清楚了，只知道最后邱所长

艰难地说到 “好吧，为了吸引人才，研究所十几万不挣了”。这句话一直深深

印刻在我的脑海中。

１９９９年我从国外获得了博士学位后即刻打算回国，本不符合中科院 “百

人计划”的某些硬杠杠，所里的老师尽了各种努力，最终得以特批成为了研

究所第一位 “百人计划”的获得者。回国的那一天，更出乎我意外的是，邱

铸鼎所长等人亲自到机场来欢迎我，着实让我诚惶诚恐。如今，万不曾想到的

是自己也被历史推到了研究所领导的岗位，虽说和前任朱敏所长相比不算年

轻，对研究所的情况也算比较熟悉，但每每想到曾经拥有了杨钟键、裴文中、

贾兰坡等一代大师，先后拥有８位蜚声海内外的中科院院士，并且在国际古生

物学界赫赫有名的 ＩＶＰＰ，如此荣耀和沉甸甸的历史闪过心头，便战战兢兢，

不敢有丝毫的懈怠，唯有兢兢业业，看护好这份家业，继承优良的传统，并且

有所发展，方能不辱使命。

２６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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